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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烟火
剃头匠张娃

□冉小平

张娃是个乡村剃头匠。每逢赶集，他都
早早地在街边把摊子摆好，等待顾客光临。

张娃已从事剃头多年。起初，他在乡里的中
学专门给学生剃头。后来，学生嫌学校的理发室
档次太低，一个个全溜掉了。迫不得已，张娃就
把几根裂了缝的弯木头扛到乡场上，用牛毛毡在
上面一钉，再挂上一个“理发5元”的牌子，开始了
第二次创业。张娃还是原来那个张娃，手艺还是
原来的手艺，生意却一天天地好起来。

看到张娃的剃头摊生意红火，一些同行开
始眼馋，也把摊子摆在了旁边，和他争起了客
源。价格战的结局，自然是两败俱伤。正当张
娃为此愁眉不展时，一个落了枕的乡亲歪着脖
子找到了张娃。张娃先让他坐直身子，然后这
里捏一下，那里扭一扭，然后冷不防将他的脖
子一扭再往上一端，只听“咔嚓”一声，歪脖子
一下就复位了！乡亲向张娃伸出大拇指，掏出
10元钱塞给张娃。张娃却说：“乡里乡亲的，互
帮互助是天分，分文不收！”围观的群众议论开
了：“张娃脑壳剃得好，端颈的技术也好，为人
也不错，以后剃头都找他了！”一传十十传百，
张娃流失的顾客也慢慢地回来了。

随着“创文”“创卫”的启动，张娃的理发
店进入了“乱搭乱建”的黑名单，拆除在所难
免。他主动将理发摊拆掉，在旁边租了个店
面，装上玻璃推拉门，真皮沙发、洗头躺椅、离
子烫发器等现代化理发设备一应俱全。店面
升级了，可营业额却直线下降。以前那些老
主顾，看到他的新店都摇着头绕着走。

张娃百思不得其解，四处打听。那些老主
顾说：“我们乡下人，图的就是简单实惠，你装
得花里胡哨的，谁还来？”一语点醒梦中人。张
娃将新装修好的门店转租出去，又在离场口稍
远的地方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理发店。

陆陆续续的，那些老主顾又回来了。他们放
下装有油盐酱醋或是鸭苗猪崽的背篼后，自觉地
按顺序坐在张娃准备好的长木凳上，一面吧嗒吧
嗒地抽着叶子烟，一面乐呵呵地和熟识的老哥们
打着招呼……这时的张娃，手握嗡嗡作响的电
剪，闻着微风中叶子烟的清香，别提有多惬意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县文旅委）

“说大话”的二舅
□殷贤华

二舅从小喜欢说大话，是个敢说敢做的人。
听舅婆说，二舅还是穿开裆裤的光屁股

娃时，有一次到邻居二狗哥家去玩，看到墙上
贴了好几张奖状，很羡慕。二舅拉着二狗哥
的手，摇头晃脑地说：“等我将来上学了，我的
奖状要把整面墙壁贴满！”舅婆赶紧捂住二舅
的嘴说：“小孩子不要说大话，要是实现不了
会让人笑话。”

后来，二舅读书上学，成绩果然优异。他拿
的奖状不计其数，真的可以贴满整面墙壁。

二舅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镇政府引进了
一个微型机械厂，吸引了舅公等一大批村民进
厂打工。有一天周末，二舅到厂里玩，正碰见
机械出了故障，几个技工鼓捣了半天，仍没有
解决问题。二舅在旁边看了很久，拍着胸脯
说：“等我将来工作了，我来修理这些破机器！”
舅公慌忙跑过来捂住二舅的嘴说：“小孩子不
要说大话，要是实现不了会让人笑话。”但二舅
说到做到，读大学选的是机械专业，毕业后回
到村里的机械厂，真的做了一名技术骨干。

经过多年的打拼，机械厂的厂长赚了一些
钱，买了辆豪华宝马。二舅羡慕地抚摸着厂长
的新车，昂着头说：“等将来时来运转了，我自
己当厂长，也要买辆宝马。”工友们哄堂大笑。

后来，二舅到成都开了家自己的机械厂，
一步一个脚印挣钱，果真买了一辆跟厂长家
一模一样的宝马。二舅的生意越做越大，把
工厂搬进城边的工业园区，一大批跟随他打
工的乡亲也进了城，不少人还在成都和重庆
城里买了新房子。

二舅的事业蒸蒸日上。又娶了个漂亮的
城里媳妇，生了个大胖儿子，事业爱情双丰
收，成了人生赢家。哪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
大火将二舅的厂房烧得七零八落。二舅损失
惨重，还欠下一屁股债。然而二舅没有倒下，
他安慰哭啼啼的二舅妈说：“放心吧亲爱的，
我将来肯定会东山再起的，你等着吧！”这一
次，二舅没有摇头晃脑，没有拍着胸脯，也没
有昂着头，但我们都相信：只要志气在，困难
压不倒，二舅一定会东山再起！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言子儿”背后

那些鲜为人知的言子儿
□牟方根

“重庆言子儿”节录：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脚踏两
江水，认理不认人。重庆城有山有水
很漂亮，重庆话有板有眼儿很安逸。
重庆人说话言子儿特别多，重庆人发
明言子儿又特别地快，快得有时候连
重庆人都听不懂重庆话了……

吴文说“重庆言子儿”那阵
他只是个跑江湖的个体户

1997年重庆直辖后，百业待兴。在地
方文化代表方面，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
就是吴文。吴文，1959年出生于重庆，评书
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1997年，吴文推出首盒《重庆言子儿》
录音磁带，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轰动。磁带里，他那一口地
道的重庆话，或诙谐幽默或抑扬顿挫，响彻山城的大街小
巷。此后三年间，吴文又相继讲演、制作了《重庆言子儿》
系列磁带，声音更广泛地传遍巴渝大地。吴文因此，有了

“重庆言子儿大王”的名号，成为本土文化名片，深受广大
市民的青睐。

在吴文把“重庆言子儿”说得风生水起那阵子，他的身份
其实有点特殊。公开资料和采访报道显示：1977年，高中毕
业的吴文没能考上大学，在家待了1个月后，从小就是文艺
积极分子的他进了原沙坪坝区曲艺队当故事员。据他回
忆，那时群众娱乐生活相对单调，说评书讲故事是社会上喜
闻乐见的娱乐形式。离开曲艺队后，吴文开始以个体户身
份继续活跃在讲故事一线。“据我所知，整个川渝曲艺界，
在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工商局颁发了执照的演出个体户。”
他还觉得自己这个创新有点意思，“当时演出个体户这种职
业人们闻所未闻，执照上写着演出个体户，写的经营范围曲
艺，地点是流动，人数是一人，注册资金200元。”

除了讲故事，吴文也在解放碑主持一些娱乐活动，他越
来越出名。大家都晓得这个个子不高、嘴皮子了得的重庆崽
儿有本事。

重庆直辖后，吴文迎来了演艺人生的重大机遇。他把平
时生活和演出积累下来的重庆方言、俚语、俏皮话、谚语、俗
语、口头禅、歇后语等编成“重庆言子儿”，并从此走红。

2000年，吴文被四川省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成都峨影
厂，成了一名专业演员。

学言子儿、展言子儿
成了当时重庆人聚会聊天的喜好

“重庆言子儿”，亦称渝语、重庆话，隶属北方语系，是西
南官话的一种。

依我之见，当年“重庆言子儿”能够广泛传播，有这些
特点：

本土化。重庆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
历史。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享誉世界的三峡文化、可歌可
泣的抗战文化、感天动地的移民文化……在重庆大地上孕
育、交汇和融合，为“重庆言子儿”提供了资源富矿。

通俗化。吴文的《重庆言子儿》里有这么一个段子：“重

庆漂亮惨了，如果你不相信，请到鹅岭
公园两江亭上登高远望——渝都就像

一艘巨大的战舰，朝天门是它的船
头，解放碑是它的桅杆，那崎岖盘旋
的柏油马路，是它一层又一层的甲

板；山城，勤劳勇敢的山城人民充当了
它的水手和船员，它经过了风的刀，浪的剑，不抛

锚，不停止，如今正迎着东方的红日，向前，向前，奋
勇向前！”

趣味化。“重庆言子儿”词语兜来绕去，趣味性极浓。
比如，重庆人驳斥“外地人说重庆爬坡上坎，地无三尺
平”，用的是这样趣味的言子：“说这样话的人，其实不了
解我们重庆城，说的话，的确有点差水平；我们重庆城，

渝、北、南三岸，没得哪一岸没得‘坪’。看嘛，南岸有
南坪，九龙坡有杨家坪、陈家坪，外搭还有黄桷
坪；沙坪坝的坪那就嘿人了，坝就是坪，坪就是
坝；所以渝中区就有菜园坝、较场坝、李子坝，
如果非要说渝中区只有坝，没得坪，那大坪划
给了渝中区，勒下就绝对有‘坪’了噻。本来江
北耶，好像是没得‘坪’，但不晓得是江北哪个
朋友气毛了，脚一踏，‘踏’出了个‘塔坪’。”

正是有本土、通俗、趣味的特点，处在那个
年代的重庆人，以跟着磁带学几句言子儿为喜

好，并在聚会聊天时，现学现用。
我与三位朋友聚餐，就有过这么一
段“展言子”。小东来晚了，一进门
就抱歉：“大家久等了，家里事情
多，好不容易才走脱。”刘哥知道
小东的家庭底细，回复道：“哪
个不晓得哟，小东是个 火巴耳
朵，如果婆娘不答应，你肯定
逃不落，要是再回去晚了，还
要跪地板。”

阿兵也清楚刘嫂的暴烈脾气，
提醒刘哥：“大哥莫说二哥，麻子点
点一样多。你家那嫂子，肩头闷蒸
笼，也老火！”见此尴尬情形，我赶
忙打圆场：“大家都不要鸭子死了
嘴壳子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
们都不要灶王爷扫院子——多管
闲事。快，菜都凉了，莫恍耳惚兮
的，正南其北吃饭……”

与《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国家标准）》做对照，“重
庆言子儿”在语音方面没有明显翘舌zh、ch、sh和z、c、s的
区别，也没有突出鼻音n和边音l的区别，而且f和h发音有
时混乱。此外，“重庆言子儿”方言较多，口语味重。

我曾遭遇一次误会。201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一
文友到渝东北一县采风。晚上，顺道去一家乡村民宿住宿。
刚进门，正在忙活的前台接待头也没抬，一句话就隔空甩了
过来：“两位老板，要哭吗？”文友一听，顿时就来气了：“到你
这儿来哭，至于吗？”“是啊，我招呼你们哭啊！”前台接待抬起
头来，依旧不急不躁地回应。

我们这才看清，站在眼前的，是一位年近60岁的大爷。
这下，文友彻底被激怒了，“嘿，你这个老头啥子意思嘛？喊
我们来哭，难道你是孙二娘开的黑店不成？”

这时，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赶紧出来解释。我们这才
明白，在渝东北这个县，很多乡下老年人口中的俚语“哭”就
是“歇”。

近日，围绕“重庆言子儿”话题，笔者开展了一次调查。结
果表明：很多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重庆言子儿”不知道或
知道得不多，特别是一些“00”
后青少年，对“过切”“哈戳戳”

“丁丁猫儿”等言子儿一片茫
然。目前，真的懂甚至会“重
庆言子儿”的人，年龄大多在
50岁以上。

由此可见，曾经盛传的
“重庆言子儿”，正在面临消
失的危险。在一代“重庆言
子儿大王”吴文的基础上，
把它进一步搜集、整理、保
护、传承下来，至关重要、
意义非凡。
（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
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1

2

吴文

当年流行的“重庆言子
儿”磁带

1997 年，一盘由
“重庆言子儿大王”吴文
演说录制的《重庆言子
儿》磁带，忽如一夜春风
来，给欣逢直辖的重庆
人，注入“千树万树梨花
开”的喜悦感。

如今，26 年过去
了，能够知晓或使用“重
庆言子儿”的，多为上了
年岁的老重庆人。对
“重庆言子儿”进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
眉睫。

3 现在的年轻人
会说“重庆言子儿”的越来越少


